
2 月 28 日，上海辰山植物园（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的许多株河津樱已经开花，全长约 550 米的河津樱
大道将成形，大道两旁的河津樱向中心生长合拢成拱形，花开时节宛如一条粉色的隧道。据悉，河津樱是寒绯樱和大岛樱
的自然杂交品种，因在日本静冈县贺茂郡河津町被发现而命名。 本报记者黄辛通讯员张哲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近日，以中科院动
物研究所周琪院士为首，南京医科大学沙家
豪教授和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赵小阳教授（现
南方医科大学教授）参加的合作团队，首次
实现干细胞体外减数分裂获得具有功能的
精子细胞，相关成果发表在 2 月 25 日的《细
胞—干细胞》上。

记者了解到，该团队致力于利用干细胞
技术研究配子发生障碍等生殖医学问题，利
用基因编辑技术纠正遗传突变，可以使无精
子症小鼠恢复生育能力。但这个过程需要将
原始生殖细胞移植到睾丸中继续分化，而其
中可能会残留少量的多能性干细胞混合在
原始生殖细胞中，经过移植后可能有致瘤的
风险，因此在人类中的研究以及未来的临床
应用都存在问题。

那是否有可能在体外实现减数分裂过
程呢？这一问题是生殖发育研究领域科学家
的一个梦想，但由于减数分裂过程本身极为
复杂，受到机体的多种信号调控，多年来没
有大的突破。

据了解，该团队结合干细胞技术、基因

编辑技术等，精心设计了一个研究方案，经
过两年多的尝试，分步解决了其中的主要问
题，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生殖细胞体外分化系
统，使小鼠胚胎干细胞体外分化获得精子。

与之前的研究不同的是，该研究首次在
体外重现了生殖细胞的减数分裂过程，与体
内减数分裂过程基本类似，其所获得的精子
具有受精能力，能够获得健康的后代，该技
术有望帮助无精子症男性获得后代。到目前
为止，该技术已经在项目内多个研究组得到
重复，产生了数十只小鼠后代，这些小鼠发
育良好，并且可以正常繁殖下一代。

赵小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该研究实
现了生殖发育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为人类生
殖细胞体外分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为解决人类
不孕不育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该技术避免了
原始生殖细胞体内移植的步骤，回避了移植过
程可能引起的致瘤风险，具有良好的应用前
景。由于该研究使得体外研究哺乳动物减数分
裂成为可能，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
究平台，将加速减数分裂的机制研究和针对不
孕不育症的规模化药物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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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民科学”取代“民科” 国务院最近出台的关于
推广街区制的相关规定引发广
泛争论与担忧，随着讨论渐至
深入，对街区制的相对肯定已
基本达成一致。即使那些支持
小区制的人，也无法否认小区
制尤其是超大小区的缺陷，而
只能从物权法、安全、安静等角
度去探讨，甚至吐槽说要“拆
墙”就要从某些大院开始拆，这
无疑是基于屁股决定脑袋的思
维。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街
区制表征的是：自组织、民主、
自由、交互、开放、人文，是在很
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所盛行
的，而小区制表征的是：集权、
大一统、封闭、乌托邦、规划科
学、理性至上等，是在一些新兴
工业化国家或原先的计划经济
体制国家所推行的。因此，推行
街区制显然不只是城市规划范
式的简单转换，不只是对交通
问题的简单借鉴式的解决方
案，而是中国社会进步与走向
后现代性的表征。

任何人造制品与社会体
制，都隐含着背后的政治意涵
与取向。我们的住宅甚至整个
城市，不只是为我们提供栖居
的手段，也是我们的伦理、政治
与文化价值的体现。人类社会
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
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收
和维持它们的人的价值与世界
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
益亦必将体现在它们的身上。
例如，中世纪寺院中机械钟表
的发明必须追溯到当时僧侣有
规则的祈祷生活。福特公司对
简单便宜的汽车的大规模生产
和 IBM 把个人电脑推向市场，
都反映了美国人对个体自由、
隐私权与便利的偏爱与选择。
现在热议的街区制与小区制也
莫不如此。

现在的小区制，有人将其
回溯到前苏联时期，认为体现
了其“雅典宪章”（1933 年）的
城市规划理念。不管怎样，小区
制这种强调功能区域划分的规
划做法，显然是科学发展、工业
化进程以及理性至上与乌托邦
思想的产物。但理性设计并不
是万能的，因为人并非全知全能。小区制
尤其是超大型小区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
小区制固然带来了社区的安全宁静，但它
只是把问题挡在或转移到了小区之外。就
像空调，只是造成室内
的凉爽，但整个城市却
依然燥热。

而街区制应该是一
种自组织的产物，其开
放和功能融合是自然形
成的，体现着民主、自
由、交互、开放、人文等
种种特质，恐怕正是基

于这一点，才有了“马丘比丘宪
章”。不少人担心推行街区制会
带来不安全、喧嚣的环境，其实
这不是街区制本身所固有的特
征，而与人口密度、社会文明程
度相关。就像城市的交通问题，
人口规模超过一定极限后，就
几乎是无解的。诸如美国首都
华盛顿特区，照样交通拥堵无
比。

但街区制即使背后隐含着
更普适的人类价值追求，也不
一定承诺解决我们当前城市文
明的关键问题。甚至应该说，我
们当前城市文明的问题是无解
的。卡尔·荣格曾说过，生命中
最重要的问题，基本上是无解
的。只有随着年岁增长而予以
超越。当新的兴趣或关怀出现，
我们的视野随之扩展，原先无
解的问题顿时失去待解的急迫
性。实质上问题本身并未解决，
但面对新的、更有力的认识，原
先的问题已在无形中消退。这
段话对于理解我们的城市交通
应该是有意义的。工业化、城市
化要求人口聚集，因此城市交
通在工业化进程的自身逻辑自
然是无解的，只有当文明的范
式转换时，一些原先无解的问
题才会变得不重要或自然消
退。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
在马车时代的伦敦，马的排泄
物曾让人头痛无比，但汽车的
出现一下使这一问题化解了。
又比如步入后工业化的美国，
原先工业化进程中的很多顽疾
就自然消失了。

街区制的推行，究竟是在
现有范式下寻求一种对问题的
缓解，还是代表了一种新范式，
现在还无从判断。但人类正是
通过试错而不断成长的。一方
面，街区制应该是人类试错的
结果，是一种累经考验的模式。
另一方面，即使从知识进化论
的角度引入街区制，就算是因
为先前知识已完全用不上，而
必须诉诸的一种盲目变异，那
也表征了我们的创造性。更何
况，正如波普尔所说，“爱因斯
坦与阿米巴之间的主要差别是
爱因斯坦自觉地追求消除错
误”。阿米巴以身体的变异适应

环境，一旦失败便是物种的消失。但人类
不一样，人类通过知识的试错而进化，即
使错了，也可以重头再来。社会的活力正
在于有能生产大量假设、提出大量不同观

念或进行大量尝试的人，
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更有
创造力，让人更有成功的
机会。

正因如此，为什么不
能对政府走一条改良主
义的道路持宽容态度呢？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
科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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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科学家宣布发现引力波以来，“诺贝尔
哥”郭英森的视频和一篇“下岗工人 5 年前首提引
力波遭无情打压”为题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里形成
病毒式传播。文章为郭英森的“学问”大声叫好，称
应为嘲讽、忽略郭英森首提“引力波”而向他道歉。

对此，专家们指出，尽管应当从人格上尊重像
郭英森一样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但“民科”们普遍
没有受过基本科学训练，他们大多抛家舍业，脑海
里对科学的想象和各种伪科学、迷信以及传统糟
粕相杂糅，对传播科学精神是一种戕害。

真正值得提倡的，应当是让公众更活跃地参与
到科学活动中去，让“公民科学”取代“民科”。

民科≠民间创新

民科，即民间科学爱好者，是指从事科学研究
的非职业科学家。

外行将科学当成业余爱好，进而开展研究，这
是“民科”的第一类人群。“爱好科学，本来就像一
个人爱好乐器、书法等一样，可以作为个人生活的
调剂。”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大明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
同时，本来从事某一领域的研究者也可凭借爱

好进入另一专业领域，成为另一个专业的“业余爱好
者”。这被视为一类相对“靠谱”的科学爱好者，常常

使科学观点多样化，形成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专家们认为，只要在科学研究的范式内，证据

充足、论证合理，任何人都可以对某一个科学问题
发表意见，无论他是不是这一领域的专家。纯粹的
外行人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这两类“业余者”应当
得到鼓励。

不过，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批“另类”的民
间科学爱好者开始涌现，他们既不把自己当作外行
人，也并非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身份。他们当中，最普
遍的莫过于想一举推翻相对论这样的经典科学理
论，或者声称自己发明了“永动机”、证明了“哥德巴
赫猜想”。

“绝大多数的科学爱好者并没有走上真正的科
学之路。”王大明表示。在他看来，这群人通常没有
科学基础，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对推翻科学经典
理论有一种强烈的非理性情绪，偏执而狂妄，“个人
生活却往往非常潦倒”。

“民科”这个原本中性的词语，逐渐开始变成对
这样一类人的称呼———没有受过系统科学训练，并
不具有科学思想、方法，违背理性科学精神，却打着
科学旗号的偏执者。他们并不是民间创新的代表，
他们的行为也不应当受到鼓励。

“他们坚持的并不是科学。”中科院高能所研究
员张双南认为，很多“民科”的坚持，不仅对科学无
益，还会将“民科”本人搞得众叛亲离、生活艰难。

王大明则指出，科学研究固然不鼓励迷信权威，
但挑战权威则需要更扎实的工作。“创新源自量力而

行、脚踏实地地工作，而不是脱离实际、走火入魔。”

应明确向民科说“不”

与“民科”接触过的人都能感觉到，“民科”大多
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挑战精神，认为凭借一己之
力可以“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大多数

“民科”并不想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以往研究成果
或科学范式的基础上。

王大明曾在办公室接待过一个自称发现了“绝
对论”的人。“跟他多聊了几句后，他竟然觉得我成
了他的知己，每天都来找我，带着一种强迫的语气
要我接受他推翻了相对论。”

最近，张双南认识了一位 30 多岁的女士，说感
受到了暗物质、暗能量，放弃工作每天写“报告”。经
过张双南的几次劝说后，她的“症状”减轻了，但时
不时还是会发邮件说自己又感受到了暗能量。

“年纪轻的，还有可能劝回来，但很多年纪大
的，就劝不回来了，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将‘为
中国拿下至少一个诺贝尔奖’。”张双南说，“其实，
这是一种科学妄想症，属于心理疾病。”

“他们会说，很多人都是自学成才，而且很多
研究也是由‘民科’做出来的，比如说陈景润。但问
题是，‘民科’并不学习，他们哪怕是去大学听听课
也行啊，而且，陈景润是正规的科学家，怎么能被
理解为‘民科’呢？”对于“民科”的说法，张双南颇
感费解。 （下转第 2版）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杨叁平）2 月 27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院士博爱基金”在京成
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
长陈竺，基金发起人饶子和、陈义汉、陈国强、高
福、阎锡蕴、曾益新、宁光、张志愿等 8 位院士以
及吴以岭、王振义、赫捷 3 位院士的代表等出席。
吴以岭通过以岭药业向“院士博爱基金”捐赠款
物价值 1000 万元人民币，成为该基金第一笔企
业大额善款。

陈竺致辞说，“院士博爱基金”是 2016 年新春
伊始中国红基会设立的首个人道公益基金，也是我
国首个由两院院士发起成立的专项公益基金，是高
端人士参与人道公益事业的平台和纽带，其公益取
向备受关注。

陈竺特别向吴以岭院士的公益精神表示感谢
与敬意。他表示，吴以岭院士是将科研与产业结合
的成功实践者，也是践行人道公益理念的典范，近
年来仅通过红十字会就向社会捐赠了近亿元款物。

据悉，“院士博爱基金”是由饶子和、王振义、宁
光、吴以岭、张志愿、陈义汉、陈国强、陈赛娟、高福、
阎锡蕴、曾益新、赫捷等 12 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院士共同倡导发起设立的专项公益基金，由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负责日常管理，该基金为开放式公
益专项基金，除了为两院院士参与人道公益事业提
供捐赠服务和项目支持外，同时，鼓励认同本基金
宗旨的国内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捐赠和参
与活动，共同促进中国人道公益事业发展。

12 位两院院士发起设立“院士博爱基金”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日前，全球首条“千吨级
高纯氯化锂”生产线顺利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台
吉乃尔盐湖建成。该生产线以盐湖卤水为原料，对
盐湖资源的综合利用，特别是从盐湖资源中提取
锂、硼等元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该条生产线是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盐湖卤
水若干战略性元素提取”的子课题之一“盐湖卤水
提取千吨级高纯氯化锂技术及示范工程”，由中科
院青海盐湖所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共同承
担，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最终目标是建成 4N 级
高纯氯化锂产品的千吨级生产线。

近五年来，面对盐湖资源综合利用中的卤水提
锂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所存在的技术瓶颈，科研人
员进行技术创新和攻关，研发出一套技术上先进、
经济上合理的新萃取体系。在推进实施千吨级高
纯氯化锂项目的过程中，中科捷鑫公司、中科院青
海盐湖所与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联合攻关研制了
我国首台盐湖提锂的离心萃取装置，研发的关键技
术和设备在中间试验放大过程中各项技术、经济指
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千吨级氯化锂示范线的
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顺利推进该项目的产业化，青海盐湖所在青

海省 2014 年“青洽会”上与深圳捷鑫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正式签约并成为青海省招商引资项目。同年 6
月，合作双方成立了“青海中科捷鑫高新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也标志着“盐湖卤水提取千吨级高纯氯化
锂”产业化项目正式启动。

项目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正式投产试车，在
日前实现生产线全线贯通后，产出的氯化锂产品质
量指标达到 99.5%，成功建成全球首条“千吨级高
纯氯化锂”生产线。在未来的三个月时间里，该生
产线将逐步完善工艺参数和技术指标，实现 4N 级
高纯氯化锂的生产并通过中科院的验收。

全球首条“千吨级高纯氯化锂”生产线建成

科学家首次获得
具有功能的精子细胞
为解决人类不孕不育提供新思路


